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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老舍作品创作插图的诸家之中，

丁聪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位。丁聪曾表

示“老舍先生是我为之画插图最多的一位

作家”。从 1978 年画《骆驼祥子》插图开

始，丁聪陆续又为《四世同堂》《二马》《老

张的哲学》《牛天赐传》等做了插图作品，

还曾为英文版《正红旗下》以及《茶馆》《老

舍与话剧艺术》等设计过封面。

作为漫画家，丁聪有着异常严肃认真

的创作态度，特别是在他对老舍作品插图

的创作中，两人所产生的强烈的艺术共鸣

令人向往。人们在获得巨大艺术享受的同

时，也更能理解其中“含泪的微笑”的况味。

信封和日历纸

小说《二马》插图的发现

2019年5月26日，为纪念丁聪逝世10
周年，位于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丁聪美

术馆（丁聪祖居）正式对外开放。受丁聪

哲嗣丁小一之邀，我有幸参加了开幕式并

参观美术馆。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最让

我难忘的馆内陈列就是丁聪北京书房的

复原场景和小丁书屋，前者让观众直观感

受到丁聪日常生活创作的环境，后者放置

了丁聪生前的众多藏书，可供观众学习参

阅原设计。

6月21日，征得丁小一同意后，我有幸

能在小丁书屋里开架阅读。丁聪藏书范围

很广，类型很多，期间有不少签赠本。带着

寻宝的兴奋，很快就有了收获：在一本书中

竟然夹着一个民盟中央委员会寄给丁聪的

信封。牛皮信封的封面上用蓝色圆珠笔划

去丁聪“魏公村外文局宿舍一楼某单元某

号”的地址，写着“二马”两个大字。打开一

看，信封内是专门整理过的《二马》插图资

料，内有日历纸 1页、《读书》编辑部稿纸 1
页、老舍小说《二马》丁聪插图手稿 21 幅、

《装饰》杂志稿纸1页。

日历纸正面写着 20 幅插图对应着的

《二马》文章页码，背面写着主要人物和重

点场景的对应页码。日历纸上的笔迹与

信封中《装饰》杂志稿纸一致，都是丁聪本

人的手迹。根据页码数字及老舍相关作

品出版时间，他当时读的《二马》很可能就

是人民出版社 1980 版的《老舍文集（第 1

卷）》，该卷本共收入老舍长篇小说《老张

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种。

值得指出的是，日历上显示的时间

是 1982 年 8 月 12 日，而在正式出版的插

图中，丁聪在画作上的签名时间是“83.”，

也就是说他从整理这些草稿到最终定

稿，还有至少四个月的时间在打磨作

品。也无怪乎当我们把草稿与正式出版

的定稿比对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定稿的

精确，丁聪“工笔漫画”的魅力自然呈

现。另一页《读书》编辑部稿纸上，丁聪

用蓝色圆珠笔画了若干组伦敦建筑的场

景速写，包括路灯、路面、围栏、建筑外立

面等。从中也可看出，为了营造相应的

场景，他对小说所反映的环境作了仔细

的构思，哪怕是一座路灯的灯杆，也必须

认真对待。

《二马》插图手稿共有21幅，每幅尺寸

相同，为10×13cm，大多为铅笔所绘。仔细

对比这批手稿与正式出版的插图，可知这

批手稿不是送到出版社的插图终稿，而是

绘图过程中的手稿，是正式出版插图的“草

稿”。比如书中406页、序号为①的第一幅

插图，是21幅插图中唯一有蓝色圆珠笔修

改痕迹的，修改的内容包括戒指、桌面摆放

的笔筒、钢笔和墨水瓶等。将草稿与正式

出版的插图相比，还是有许多不同。仅以

第一张插图做比较，就可以感受到丁聪在

创作插图时的推敲之细。也正是这组“草

稿”，让我们对丁聪构思创作的历程有更加

感性的认识，进一步理解其绘画风格。

母庸置疑，丁聪漫画以细腻刻画见

长，这种漫画风格被华君武称为“工笔漫

画”，“丁聪画画很周到，不草率，在我们中

国漫画界是极为罕见的”，他甚至说“漫画

界如此功夫，仅此一人”。

为何会发出含泪的微笑

香港《三联书店》要出老舍先生的名著

《二马》的英文译本，约丁聪画了二十幅插

图。老舍先生此书，作于1929年，写了旅居

伦敦的中国父子与英国房东母女的一段没

有结果的恋爱故事，并讲述了马则仁、马威

父子在伦敦经营古玩店的一系列遭遇。旧

中国的贫弱，使中国人在国外也倍受歧

视。这一可悲而又严肃的主题，老舍先生

是通过幽默讽刺的文章表达出来的。

无疑，在所有丁聪为老舍小说所作

插图中，小说《二马》插图尤为特别。这

件老舍先生客居伦敦时的作品从 1929 年

5 月到 12 月连载于《小说月报》。而丁聪

写在《装饰》杂志稿纸上的手稿，则介绍

了他为老舍创作插图的心得，包括创作

缘由、过程及体会等，共一页，全文 349
字。早在《装饰》创刊之初（1958年7月17

日），丁聪就已参加《装饰》的工作。据张

仃回忆，“十年动乱后，我恢复工作在中

央工艺美院任院长，请丁聪帮助编《装

饰》杂志，请他帮带年轻人，目前《装饰》

顾问仍有他。”

丁聪在这篇自述中，有一句话深深地

打动了我：“这部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著

作，我认为是一部极为深刻的爱国主义的

课本，衷心希望生于新中国的青年们，能

找来读一读。”为创作《二马》插图，丁聪自

述曾先后三遍重读原著，并且“每读一遍，

都不断令我发出含泪的微笑，也不断使我

激动、气愤”。可以说，这种严肃的创作态

度是丁聪一直秉持的原则。

源于对先生的敬佩

对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而言，

丁聪是他希望为自己作品做插图的最佳

人选。早在 1946 年上海晨光出版社出版

《四世同堂》时，老舍就曾托《晨光文学丛

书》主编赵家璧邀请丁聪做插图。当时丁

聪未曾去过北京，他答应等老舍书出齐

了，一定去一趟北京体验生活，为全书画

100 幅插图。可惜后来全书没出齐，丁聪

也未能为老舍画插图。1979 年天津百花

文艺出版社出版《四世同堂》时，胡絜青邀

请丁聪做插图，丁聪为之做了 20 幅插图，

完成了老舍生前的愿望。

在创作老舍《四世同堂》插图时，他回

忆道，“我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看了好几

遍书”，“在画插图的过程中，因反复阅读

推敲，我对老舍先生的作品有了更深的认

识，也更增添了我对先生的敬佩”。正是

因为这种严肃的态度、充分的准备及创作

过程中的反复斟酌，才最终使丁聪创作的

插图打动读者的心。

丁聪与老舍相识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

代，当时老舍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总务部主任，丁聪是一位爱好文艺的进步

青年。据他回忆，二人时常在一些文艺界

聚会上相遇，“因我年轻，约二十岁出头，

所以也不敢去高攀，但我对老舍先生的为

人和作品是异常崇敬的”。没想到后来丁

聪成为为老舍作品画插图的“专业户”，胡

絜青曾说，“他给老舍的几部小说画的插

图，都得到读者的好评”。

他在阅读老舍作品时发出的“含泪的

微笑”，正是丁聪创作成功的重要原因，在

深入解读剖析老舍作品的同时，也注入了

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最终实现了文本与插

图的完美统一。 （作者系上海金山区博

物馆馆长，本文标题由编者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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